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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AI 生成）

去年秋天，我意外地与一位云南女子相识，如果说我们
两个来自天南地北的人有什么共同的交集，那么答案唯有
大秦铁路。这是我国修建的第一条重载铁路，西起山西大
同，东至河北秦皇岛，是“晋煤外运”“西煤东运”的主要通
道，承载国家发展能源运输的重任，许多人为它献出了生
命。而这位云南女子，正是千里迢迢来寻找父亲墓地的。

她是一个遗腹子，40年前，为了打通大秦铁路上的一座
关键隧道，她的父亲在大塌方中不幸牺牲。而我，则在 2024

年以大秦铁路的修建与发展为背景，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
《国家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在书中，关于那片墓地与
大塌方的经过，我写得很清楚，以至于身边许多年轻的铁路
职工都能倒背如流。也使得这位云南女子能循着线索，在
大山深处的铁道线旁，找到父亲的墓地，了却多年的心愿。

她说，很感谢我把她父亲的故事写进书中，让如今的年轻
人知道国家发展的背后，曾有这么一群甘愿舍弃生命的人。

《国家至上》是我创作的多部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之一。在
此之前，我曾创作出《静静的桑干河》《深潜六十载 为国铸一
器》《钢铁重器》，涉及的领域有铁路、钢铁和重型机械等。

近年来，我国在航空、航天、铁路、船舶、电力等领域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每一个领域攀登技术“金字塔”的背
后，都凝聚着众多科研、制造、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的心
血。因此，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吸引着许多作家的目光。

说起工业文学，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会有一种误区，那就
是这样的作品往往局限在摆成就、垒素材，读起来生涩而枯
燥的层面上。产生这种误区的原因，可能与工业文学的“工
业性”有关。仿佛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围绕生硬、冰冷的
机器在创作。其实不然，许多作家在选择某一领
域题材创作时，往往会以其精湛的文学
造诣，让我们通过那些看似

没有温度的机器，触摸到一位位劳动者身上滚烫的人性。
这种滚烫，带着金属与金属碰撞的声音，直抵读者的内心。

我走上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之路，除了与平时喜欢阅读
这方面的作品有关系外，还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年前，
我前往大秦铁路采访，在茫茫雪山深处的桑干河畔，遇到数
十名常年与钢轨作伴的养路工，他们几乎都不善于言谈，常
年的大山生活和杳无人烟的环境，让他们渐渐养成了沉默
寡言的习惯，但他们所养护的铁道线，始终保持优良，保证
着国家能源运输的畅通。我被这群养路工深深感动，回来
后创作了《静静的桑干河》。2019年，由这本书改编的同名
电影剧本，在第二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从那个时候起，我对工业文学的创作有了清晰的认
识，那就是在书写工业题材的作品时，一定要避免重成就、
轻人物的现象，要让普通劳动者栩栩如生的身影与忠诚炙
热 的 初 心 ，成 为 工 业 发 展 成 就 中 最 动 人 、最 闪 亮 的 一 抹
光。之后，我在创作《深潜六十载 为国铸一器》和《钢铁重
器》中，也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两部作品中，心怀工
业报国、为国争光强烈愿望的赵廷玺、王国钧、支秉渊等
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们将各自的命运，融入
国家的发展之中。

择一事，终一生，是我笔下那些劳动者们毕生的追求。
他们可以为了产品的研发而殚精竭虑，可以为了摆脱

“洋拐棍”而呕心沥血，可以为了中国制造而
燃尽生命。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
种信仰。

这也让我进一步明白，要讲好工业故事，除了真实记
录、讴歌成就与劳动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之外，还要
让作品传递出一种信仰。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写作
者的责任。

工业文学贵在真实，而真实的前提需要深入采访。为
此，我在铁道旁与那些朴实的铁路工人一次次促膝而谈，
如实记录所见所闻，并查阅与大秦铁路相关的历史资料，
包括政治、经济等，了解这条铁路诞生之初中华大地对能
源的疾声，了解国家对这条铁路寄予的期望，了解铁路工
人顶风冒雪开赴深山峡谷的壮志，了解每一次试验成功背
后的泪水，了解他们以身许国的抉择。最终，
将大秦铁路坎坷发展与瞩目成就背后那
群勇担使命与自强不息的铁路工人的
故事呈现给读者，传递出他们作为普
通劳动者心中的朴素信仰。

新时代呼唤更多的优秀作品新时代呼唤更多的优秀作品，，
工业领域的诸多故事等待我们工业领域的诸多故事等待我们
去书写去书写。。我也将继续努力我也将继续努力，，用用
手中之笔书写工业之歌手中之笔书写工业之歌、、
信仰之炬信仰之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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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太
原文学院院长、《都市》杂志主编。《红色经典的时代
之问——对 13 部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获 2022—
2024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

在 2022—2024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选中，我的作
品《红色经典的时代之问——对 13 部文学作品的文本
细读》（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4 年 11 月出版）获文学评论
奖。我感到荣幸，特别是为解读、鉴赏这些红色文学经
典的文字受到重视而备受鼓舞。创造这些经典的老一
辈作家，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太值得咀嚼与回味。
从生命对物质的获取、依赖程度而言，他们所见证的是
相对古朴的时代，但其关联的精神空间是可供生命日
行千里甚至一飞冲天的。

我这本书的题目，将“红色经典”与“时代之问”形成
了一种属性连接，强调的是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时代之
问”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灵魂性的意义空间。如果我们
深读、细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带给人
灵魂震颤的深刻体验，原因就在于这些经典作品切中了
它们所在当下的时代之问，与历史脉搏、时代洪流同频
共振，并以此叩问生活、叩问生命、叩问灵魂、叩问人性，
叩问人世间的真假美丑善恶，从而具有了超乎寻常的艺
术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而当我们怀着现今的时代之
问、命运之思去阅读并观照这些经典作品所蕴含的时代
之问的时候，毫无疑问会产生强烈的对照与碰撞，从而
进入一种高级的阅读状态，甚至可以唤醒一种潜在的、
指向崇高的人格，为我们注入充沛的生命能量。

我想让这些红色文学经典重新被读者发现。因为
它们是美的，而且美得朴实、深邃、大气磅礴，只不过它
们曾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简单化“认定”，而更多美
的特质长期被遮蔽；或者，时过境迁，人们安于物质发
达、日新月异，因而无暇耐下心来回望、回味它们；或
者，因为它们美得含蓄或浑然，已与“快餐文化”一代多
有隔膜；更何况，这样的美发自气韵、底蕴，需要心有灵
犀式的感应、接应，原本就考验阅读者的感知力和发现
力。这些红色经典所含的钙质，决定了它们沉甸甸的

分量，是当下文学应予重新审视并深深致敬的。
我为文本细读确定了两个基点。一是要得其神

采，识其真昧，参悟文本所见，乃至勘破文本所隐含的
表达，显现思想、艺术、审美价值；二是要上下求索，富
有创见，体现学术价值。取法于此，我有了乐于同读者
分享的发现。

这次细读《红岩》，我聚焦了江姐、成岗与甫志高灵
魂对决所投射的时代之问，从而对紧张激烈的斗争情
节和慷慨不屈的革命者形象有了更深的把握，而作品
中的许云峰形象，成为我文本细读的高潮所在，因为他
超乎寻常的勇毅、智慧和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既真
切，又超拔，颠覆着一切残酷和沉闷，极具震撼力地成
就了《红岩》世界“信仰之美”的极致。这个信仰的世界
是崇高的，也是实在的，而这部分文本的深沉意蕴，却
往往是注重故事性的影视作品难以充分传达的。我将
笔触伸向故事深处的艺术灵魂——它是如何让那精神
隆起的世界，美得如此惊艳！

《红日》中通过对众多人物形象、战斗内外细节的
描写，高度艺术化地聚焦了全息的军旅生活，特别是聚
焦了人民军队灵魂的高级层面，渗透着日出东方的雄
壮美学。

《红旗谱》里自然闪现于时代洪流、命运沉浮间的
生活之趣、田园之乐、人性之光，将乡土之美、生命之美
表达得深厚而高亢。

这次品鉴《创业史》，我对小说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改
造这一历史运动的心理进程层层解析，并对梁生宝、徐
改霞之间充满曲折和矛盾的爱情作了特别关注，我以文
本细读发现着作家柳青渗透于文字之下的深意：作为社
会形态和观念大变革背景下时代新人的徐改霞，她的痛
苦抉择是必然的，因为女性正迎来了新的前程，她们生
命价值意识的觉醒，也在宣告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
这个形象无疑具有不逊于梁生宝的特殊审美价值。

在对《三里湾》的解析过程中，不仅向赵树理先生
“山药蛋派”风格和高超的叙事艺术致敬，更特别强调
了他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内质，相应地，从文本
间追索着他的诗意情怀和充满理想激情的浪漫格调，
由此读出了赵树理另一重人格之美。

关于《吕梁英雄传》，我把视线更进一步地投向故
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背后，探索到了这部小说作为一
本“大书”的密码，即经由战争透视、反思农民精神世
界，并生动表达民族心理中深层的、顽强生长的“土地”

“家园”意志——“人与土地都在战斗”。
这样的经典不仅独具审美特质，而且将时代之问、

生命交响的张力传递给当下的我们。它们正是这样一
种可以穿越时空的美的存在。

红 色 经 典 之 美
刘照华

奖者获 言

赵树理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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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用标
签去定义文学作品。

无论是红色、绿色题材，
还是先锋、玄幻类创作，所有
文学归根到底书写的都是活
生生的人。既然是人，就只有
生活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
不同、行事的方式不同，而没
有色彩、主题的区分。

不同的时代，必然铸就不
同的人物命运。

人 们 对 红 色 文 学 作 品 的
普遍理解，往往与战争有关，
与英雄有关，与赞美有关，进
而就是和教育有关。

不是这样的。至少，我不
是这样理解的。

我 创 作 过 多 本 与 战 争 有
关的书，也多次说过我的书写
并不是还原战争，我的关注点
是战争中的人；我笔下的主人
公也不是战场上立下赫赫战
功的英雄，而是无名战士，是
寻常百姓。

没错，这些人物所处的背
景 是 战 争 时 期 ，但 文 章 表 达
的 内 涵 ，并 非 只 是 大 家 理 解
的色泽。

我之所以写下一系列被贴上“红色”标签的作品，是因
为我有一个被冠以“红色老区”的家乡——武乡。拥有浩荡
奔涌的浊漳河、巍峨雄壮的板山、黄金般灿灿的小米，武乡
的色彩本就无比丰盈，但她身上最浓的底色，或许是当年与
太行群山万千百姓并肩，以小米加步枪坚守故土，淬炼出不
朽的太行精神。

作为一名武乡人，我从小就知道这片土地苦难深重。
懂事以来，爷爷奶奶就坐在炕头讲述他们青春年代以血肉
之身抗敌的往事。就连我的邻居、那名个头矮小沉默寡言
的放羊汉，也用手中的羊鞭驱赶过日本人。

那些老人、那些青年、那些妇女、那些孩童，都过早懂得
了什么叫流血、什么叫牺牲。

面对一把刀，你会怎么做？卷入一场战争，你会怎么面对？
那 些 生 活 在 农 田 里 的 普 通 人 ，就 是 突 然 遭 遇 了 这 一

切。也因此，他们出现在我笔下，必然不会是电影电视中那
样的英雄。而我，也从未想过把他们塑造成概念里的英雄。

有老兵曾愧疚地告诉我，当年村干部做工作让他参加
八路军，他犹豫过，因为他怕死！他们都是农家孩子，如何
不怕死？他没有时间演练，没有时间做心理准备，直接上了
战场，逼着自己放下恐惧，举着一把并不锋利的刀向前冲。

那一刻，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保卫家，保卫亲人。
战场上大多数青年便是这般朴素。他们不曾立下高远

志向，更无成熟的救国理想，只是在侵略与邪恶面前，唤醒
了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血性。

同样，我的作品《红星杨》与《红手印》中那些孩子，也并
非读者惯常概念中的小英雄，他们都是农家娃，没有机会接
触“朱德儿童团”，也没有送过鸡毛信。战火袭来时，他们尚
且不懂恐惧，照旧去搭喜鹊窝，逃难路上依然要伸手帮一把
待产的母羊，枪炮声中还要执着守候烤炉上的一块月饼……
可当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战争时，很快识别出
善与恶，义无反顾站在正义的一方，哪怕流血，哪怕牺牲。

那样的环境中，如果一名青年敢于放下熟悉的锄头扛
起陌生的枪炮，就是英雄；一位老人敢在带刀的敌人面前从
容喝下一碗和子饭，就是英雄；一位妇女在敌人搜山时将哭
闹的孩子捂在乳房下，就是英雄；一名少年敢对拿刀的敌人
说声“不知道”，就是英雄。

他们并不想成为这样的英雄，种地多好啊，放牛多好
啊，逗逗孙儿多好啊，在灶台上听着孩子哭哭闹闹多好啊！
他们也并不知道这就是英雄行为，他们只是明白，当家园被
占、当亲人被辱，不能袖手旁观。

无论是书写前还是书写中，我从来没有给笔下的主人
公涂上红艳艳的色泽，我只是如实写出他们在非常时期的
选择。纵使在今人眼中他们足够伟大，可有人一生都无法
与自己和解：“那么多人都死了，我怎么还活着？”

经常被人问起，这些作品传递了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我的回答是，我创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我只是给
大家讲述了一些特殊年代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
有战士，有百姓；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他们的
形象，没有拔高，没有神化，不是完美的符号英雄。

他们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英雄。
可是，他们就是英雄的模样。

以科幻文学为切口探讨时代
书写，于青年创作者而言，是一次
回望创作初心、明晰文学使命的珍
贵契机。科幻是与时代发展同频
共振的文学体裁，在大国科技蓬勃
发展的当下，身为扎根山西的青年
科幻作家，太行厚重的工业底蕴、
三晋绵延的人文根脉，筑成了我大
多数幻想故事的精神底色，也让我
愈发笃定：新时代科幻创作，当扎
根本土文脉、立足科技现实、坚守
人文内核，以幻想之笔回应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直 面 科 技 现 实 、思 辨 技 术 伦
理，是科幻回应时代命题的核心路
径。 如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医药、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不断
推进，既带来发展红利，也催生新
的伦理与社会议题，这正是我在创
作中需要捕捉与思考的时代素材。

我的第一篇获奖作品《荣格之
茧》以虚拟现实技术高度发达的“梦
域纪元”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心理
功能补剂”广泛应用的未来社会。
创作的起点之一，是对当下流行文
化中 MBTI（一种人格类型评估工
具）热潮的观察与思考。如今，许多
人乐于通过人格测试来了解自己、
寻找同类，这本是一种积极的自我
认知与群体联结方式。但当这样的
人格标签被反复使用，也会在不知
不 觉 中 被 这 些 标 签 所 定 义 、所 局
限。我在小说中将这种日常感受放
大到一个社会尺度：当技术的发展
让“按照人格类型匹配岗位”成为可
能，当“补剂”能够让个体更容易适
应社会分工，我们该如何在追求整
体效率的同时，为每个人留下自我
探索和自由成长的空间？

坚定文化自信，为新时代科幻创作注入中国美学精神，是
讲好中国科幻故事的根基。在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我将目
光投向中国古典园林与数字修复技术的交会，探索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科幻叙事中的当代表达。中国古典园林讲究“虽由人
作，宛自天开”，追求“壶中天地”的意境——将山川湖海的浩瀚
收束于一园之内，恰如宇宙观照下的人文精神缩影。《游园惊
梦》由太原晋祠不系舟开篇，故事中，主人公雨眉为“数字园林”
项目回乡，在虚拟现实中误入父亲的精神世界——一座由记忆
碎片构筑的园林迷宫。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记忆正在瓦
解，却通过脑机一体机搭建了一座“园境即是心境，园景即是
心景”的数字园林。科技扮演了一个温暖而谦逊的角色：它虽
然无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却让女儿得以走进父亲正在消逝
的精神世界，在“断井颓垣”中辨认出爱的痕迹。

作为青年创作者，我始终坚持科幻创作兼具科学普及与
价值引领的双重使命，让幻想承载新时代向上向善的精神力
量。在科学童话《喵汪特工队》中，我尝试将这一理念落地：来
自“喵汪星”的特工以猫狗形态潜伏在地球，评估人类物种的
发展前景。在我看来，科幻作品的科普使命无需通过艰涩术
语来完成。用幻想包裹科学，用情感承载思辨，让少年读者在
欢笑与感动中建立起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与责任感，同样是科
幻写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新时代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创作沃土。航
天工程、清洁能源、数字乡村、人工智能等大国发展图景，都是
我们书写未来的鲜活素材。作为青年写作者，我将持续立足
太行大地，仰望浩瀚星海，平衡科学理性与人文温度，在作品
中直面科技发展带来的时代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现实，书
写有本土底色、有人文温度、有时代力量的科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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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手印》《红星杨》书影

近 年 来近 年 来 ，，山 西 作 家 感 知 时 代 脉 搏山 西 作 家 感 知 时 代 脉 搏 ，，描 绘描 绘
万千气象万千气象，，革命叙事聚焦寻常百姓革命叙事聚焦寻常百姓，，宏大命宏大命
题落脚到个体日常题落脚到个体日常，，赓续传统注重新媒介传赓续传统注重新媒介传
播播，，科学幻想立足现实根基……以多元视角科学幻想立足现实根基……以多元视角
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七一七一””将至将至，，

本版聚焦新时代红色题材作品的人物塑造本版聚焦新时代红色题材作品的人物塑造、、
红色经典的当代解读红色经典的当代解读，，以及工业以及工业、、科幻文学科幻文学
作品的人文温度作品的人文温度，，邀请本省作家邀请本省作家、、评论家分评论家分
享创作感悟和文学观照享创作感悟和文学观照，，展现他们如何以文展现他们如何以文
学之笔答好时代之问学之笔答好时代之问。。 ——编编 者者


